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普法宣传单——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解读
2020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本文从生活垃圾（处理、管理、治理）角度，解读此次新修订《固废法》的新亮点。
　　亮点一：推行垃圾分类，加强源头需求侧管理。
　　“第六条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圾分类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原则。” 

　　这次出台国家法律，有利于形成推行垃圾分类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以往推行垃圾分类，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尽管广州市、上海市等出台了地方法规，但位阶低，对推行垃圾分类的约束力较小，更难在行政区划外发挥效力，难以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对规范流动人员实施垃圾分类很不力。

　　《固废法》明确了垃圾分类原则，尤其是明确了“因地制宜，简单易行”原则，很重要。国家这么大，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风俗习惯更是异彩纷呈，全国不可能一个分类标准、一种分类方法一刀切。再者，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大道至简”，中国人喜欢省事、省心、“简便易行”，这次抗疫期间，居民从简、从便、从快分类，说明推行垃圾分类必须坚持“简单易行”原则，相信这次抗疫期间来自于民的分类方法，才是能持续坚持的基本方法。

　　亮点二：补齐物质利用短板，加强垃圾处理体系建设。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设施，确定设施厂址，提高生活垃圾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水平，……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回收、分拣、打包网点，促进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工作。”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在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的融合。” 

　　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9年“番禺风波”以来，在“烧与不烧”中，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取代处理体系建设，以偏概全，致使垃圾回收利用受到很大侵蚀，垃圾处理体系短板效益十分突出，后果是垃圾得不到妥善处理。

　　这次修订的《固废法》明确要求统筹规划，促进垃圾的回收利用，提高垃圾的综合利用水平，是补齐垃圾的物质利用短板、加强垃圾处理体系建设的及时雨。

　　回望农业经济时代，借助以近乎自然式的土地回用和家禽食用（饲料化）等处理方法为标志的“生态自然处理体系”，垃圾得到了妥善处理。

　　展望工业经济时代，垃圾量剧增，垃圾组成多样，生态自然处理体系无从应对，将需要构建以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的处理方法为标志的“生态工业处理体系”，方可妥善处理量大质异的垃圾。

　　值得强调的是，要突出处理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用处理体系统御处理方法。推行垃圾分类的目的就是要建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建设以法治为基础，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垃圾治理体系。
　　亮点三：建立供求均衡价格，善用价格杠杆优化垃圾处理体系。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当根据本地实际，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体现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这里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应包含3方面，一是如何确定垃圾处理服务需要花费，二是如何向垃圾排放者收取垃圾排放费，三是如何取得垃圾处理供求均衡价格。

　　目前，垃圾处理供求双方实际上被政府分割开来，垃圾处理者与垃圾排放者不发生直接关系，垃圾处理费主要有财政支付，价格完全不是供求均衡价格。

　　此次修订的《固废法》明确“产生者付费原则”，要求建立垃圾处理费制度，希望能够促进垃圾处理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的建立，并借此优化垃圾处理体系，建成“多措并举，综合处理”的垃圾分级处理体系。

　　“分级处理体系”体现先物质利用、再能量利用和最后填埋处置的“分级处理”层次，而且，充分发挥各种处理方法的作用，既不压制任何一种处理方法，也不以损失一种处理方法的收益为代价去增大另一种处理方法的收益。

　　亮点四：推动全社会良性互动，加强垃圾治理体系建设。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促进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产业化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社会服务体系。” 

　　 “第四十九条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 

　　此次修订的《固废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单位、家庭和个人的责任，在第一条还明确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体和学校的责任。

　　垃圾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从垃圾生产、处理到处置的全过程都需要全社会参与和监督，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良性互动，需要完善的垃圾治理体系。

　　垃圾治理讲究政府引导，广泛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强调政府、社会及社会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依赖社会自主自治网络体系，一切从群众出发，群策群力，综合治理。垃圾治理不仅要评估经济学领域的经济、效率、效益与公平原则，还要评估治理意义下的参与、公开、公平、责任与民主等要求。

　　此外，此次修订的《固废法》第一次提出了“地方互动”概念，专门对“跨域合作”、“城乡一体”提出了特别要求。第五十五条……鼓励相邻地区统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促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第四十六条……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其他农村地区应当积极探索生活垃圾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就近就地利用或者妥善处理生活垃圾。” 

　　垃圾处理“跨域合作”和“城乡一体”是2个有实际意义且重要的“地方互动”案例，推动垃圾处理跨域合作和城乡一体，有助于解决土地供应困难、优化垃圾处理设施布局、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垃圾处理水平和更大区域内垃圾处理的整体水平。新修订的《固废法》之所以专门提出要求，就是因为推动垃圾处理“跨域合作”和“城乡一体”具有很大的难度。

　　可以优先考虑下列4种情形的垃圾处理跨域合作：

　　（1）如广州、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本地土地资源紧张而资金充足，有意愿寻求外地提供垃圾处理服务；

　　（2）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样的都市圈区域，它们的地域相邻、交通便捷、联系紧密和产业互补，同城化趋势明显，出于功能布局需要，有必要统筹垃圾处理；

　　（3）一些人口较少地区，本地垃圾处理量小乃至形不成垃圾集中处理的规模效应；

　　（4）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外地提供垃圾处理资金等资源支持。

　　至于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如何推动，此次新修订的《固废法》第四十六条已经讲得很明确，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推动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其他农村地区就近就地因地制宜。

